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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为我国培养尖端科学研究技术干部的，因此学生必需在学

校里打下将来作研究工作的基础。什么是作研究工作的基础呢？那自然是多方面

的，政治觉悟、专业知识、体质、阅读外文的能力等，都是基础。我们在这里要

谈的不是这些，而是专业以外的基础课；这在科技大学分两类：一类是基础理论，

也就是物理、化学和数学；一类是基础技术如机械设计。这些基础课在科技大学

教学计划中占很重要的位置，基础理论学时在各个专业里略有不同，但占总学时

的三分之一左右；而技术基础的学时也占总学时的百分之十几。所以基础理论的

比重在科技大学比一般工科学院要高，而基础技术的比重又比在一般理科专业要

高。 

 

  我们重视基础理论的缘故，是因为科技大学的学生将来要从事于新科学、新技

术的研究；既然是新科学、新技术，要研究它就是要在尚未完全开辟的领域里去

走前人还没有走过的道路，也就是去摸索，摸索当然不能是盲目的，必须充分利

用前人的工作经验。可是在新科学、新技术领域里，前人的工作经验不会太多，

因此我们只有更多地依靠一般的知识、也就是人类几千年以来和自然界作斗争的

经验，通过总结所得出来的自然界一般规律。对我们来讲，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关

于物质结构、性质和运动的规律，这就是物理、化学。它们也就是我们在摸索过

程中的指南针，在许多条看来可以走的道路中，帮助我们判断那一条、或那几条

道路是可以走得通的，而其余是走不通的。也就是说利用自然界的一般规律去分

辨出，哪一个想法肯定是对的，哪一个想法可能是对的，而哪一个想法肯定是错

的。自然，我们作研究，不必在已肯定是错的路子上去花工夫，而应 

该集中精力于肯定是或可能是对的路子上。举个例子：运动的一般规律告诉我们

说，永动机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切包含永动机构的机器是不可能的，不必去想它。

再如量子力学的规律告诉我们说，一切共轭量是不可能在同一瞬间绝对精确地测

定的，质点的位置和动量就是一对共轭量，因此如果在微观世界里一个理论要求

同时知道质点的位置和运动速度，那么那个理论就是错的，不必去考虑它。再举

个例：化学键的能量是知道了的，特别是各种碳原子和氢原子之间的键，它们的

能量我们知道得清楚，我们也知道二氧化碳分子和水分子的结合能，因此如果有

人说他发明了一种比汽油能量大一倍的碳氢化合物燃料，我们也可以断定这位同

志搞错了，那样的高能碳氢化合物燃料是不可能的，不必去相信他。 

 

  这些例子说明了基础理论的重要性，但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要作这种原则性的判

断，要求的还不是光知道自然界的一般规律，要求的是充分掌握这些规律，把规

律的里里外外、前前后后都看得清清楚楚，摸得透。只有这样才能具有锐利的眼

光，能在复杂的事物中分析出核心问题，不被形形色色的假象所蒙蔽，从而辨别

真伪。所以科技大学里的物理、化学课除了教知识、注意和各个专业相结合，更



注重这两门基础理论的系统性，要给学生一个清晰的全面概念和图象，要他们成

为这两门学科的主人。为此，在辅导课里，我们也注意到养成学生分析事物现象

的观点和方法；在独立思考方面，有所锻炼。自然，与物理和化学讲授课相辅的

实验课，是有助于巩固规律的学习的；而且这些实验课，也使学生初步学到将来

作研究所必不可少的工具、精密严谨的实验技术。 

 

  我们也要提一下，科技大学对化学这门基础理论，即使在各个非化学专业里，

也是被重视的。我们知道新科学、新技术的研究和发展是和新材料分不开的，而

要对不断出现的新材料，能了解和掌握它们的性质，或是要合理地提出还不存在

的新材料要求，那就要比较系统的和全面的化学理论知识。 

 

  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我们必需研究各个因素和各个量之间的关系，进行量的

关系的计算。当然计算与分析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在农业合作化初期，有些社

的会计不是用黄豆粒的办法来记账吗？所以就是我们一点也不知道高深的数学，

用些简陋的方法也并不是不可以；这里的问题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的

问题。用简陋的方法，虽然也能进行复杂的计算，但是太花时间，容易出差错；

用高效能的方法就能节省时间，少出差错。那么什么是高效能的计算方法呢？那

自然是要充分利用了数学的成果才能得到的。所以我们一方面不过高地估计数学

方法，它不过是我们计算中的工具，它不能把本来没有道理的理论变成有道理，

也不能把本来有道理的变成没有道理；我们另一方面也十分重视数学方法，因为

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研究工具。 

 

 

  因此在科技大学里，我们的数学课是比较全面的，它的内容不比解放前大学数

学专业所学的整个数学课少。但是我们的教法却与解放前的数学专业所用的教法

大不相同，我们的教法，首先是唯物主义的，我们对每一个数学概念都从它来源

讲起，说明它不是凭空掉下来的；在这里我们都引用实际科学问题的例子来解说。

一个概念引入了之后，我们就进行系统的、严格的论证和发展，使学生有一个巩

固的基础，即使他们在将来遇到了以前没有学过的数学工具，也能靠自己来掌握

它。自然，我们在注重数学概念的同时，也没有忘了我们不是为数学而数学，我

们学数学是为了作具体计算；所以在每讲了一个数学的概念和系统论证之后，我

们还通过具体的实际问题来解说使用这个理论的方法 

。我们认为这样能把数学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起来，让学生既充分掌握理论，也

能灵活地使用理论，进行计算和分析。 

 

  在科技大学里的另一类基础课是基础技术，这有包括工程画、机械原理、材料

力学和机件设计的机械设计课，也有包括电工和电子技术的电工电子学课等。我

们重视这些课的缘故是：在新科学、新技术的研究工作中，常常要设计比较复杂

的实验装置，例如研究高速空气动力问题就得有超声速的风洞，研究基本粒子物

理就得有高能加速器；要设计这些设备就不能用敲敲打打的办法，必需进行比较

正规的技术设计。因此基础技术的训练就非常必要了。 

 

  我们重视基础课，不但可以从学时所占的比例上看出来，而且也可以从科技大

学基础课的教师名单上看出来：在我们基础课教师中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数理



化学部学部委员、物理学家吴有训，有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数理化学部

学部委员、数学家华罗庚，有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

物理学家严济慈，有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化学

家王葆仁。其他基础课教师也都是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的高级研究人员。这些教

师们在学术方面都是有成就的，知识面也广，因此他们对学科都有比较成熟和特

有的看法；学生能和他们经常接触会得到深刻的启发。当然，这些高级研究人员

的任务是很重的，再要抽出时间来讲课并不容易；但是为祖国迅速地培养一批尖

端科学的青年干部，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再多白一些头发又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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